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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地居民还会使用厅堂、祖屋、神龛等多种用语,这实为人们对“香火屋”的不同空间形态的描述.在既有文献中,香火屋也被称

为香火堂、堂屋、家祠、祖堂、家屋等.由于“香火屋”是当地民众最为常用且综合性的用语,为了避免叙事混乱,本文采用“香火

屋”指称安置祖先的空间.

家的空间重构与祖先观念:粤西香火屋的现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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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更加重视地景与文化间的关系.通过粤西香火屋的田

野资料,探讨家屋空间与祖先观念的相互建构关系.研究发现,传统祖屋的空间布局象征着

“亦善亦恶”的祖先形象.随着家的空间重构,独立香火屋强化了“严苛”的祖先形象;而祖先

龛则更强调 “亲近”“友善”的祖先形象.在这过程中,新家的空间布局是空间资源约束和祖

先观念影响的结果,而居民观念中的祖先形象也被新的空间格局重塑.粤西香火屋的案例

展示了社会急速变迁背景下人文景观与文化观念的互动关系,也表明了中国民间信仰在应

对环境变迁时具有高度的弹性和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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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屋① 是粤西地区家庭里安置祖先灵位、举行祭祀活动的神圣空间[１],其空间布局反映了当地

居民对祖先的看法和态度.在传统民居里,厅堂通常用作香火屋.祖先“坐正”“亲近”子孙反映了居

民观念中良善的祖先形象:祖先庇佑子孙的福祉.另一方面,厅堂香火屋又与日常生活空间相隔离,

体现了居民对祖先的畏惧感:祖先是死去的鬼魂.因此,既“亲近”又“区隔”的空间布局反映了居民观

念中“亦善亦恶,亦神亦鬼”的祖先形象.

当前,来自土地资源压力、追求现代居住方式等方面的挑战,传统民居逐渐向新式楼房演变[２].

“独立香火屋”和“祖先龛”是居民上楼后安置祖先的两种主要方式.有趣的是,居民观念中的祖先形

象也因家的空间重构而改变.独立香火屋的出现使人与祖先的关系变得日渐疏离.作为去世的亡

魂,“严苛”“危险”的祖先形象被强化:“人死为鬼,日常生活不宜与他们居住在一起”.相反,那些囿于

空间限制,只能以祖先龛的形式将祖先置于开放式客厅中的家庭,则更强调“良善”的祖先形象:“祖先

是家神,他们也需要热闹和人气,和他们居住在一起对家庭更好”.

在汉人宗教研究中,祖先的形象颇有争议.许多民族志表明汉人祖先是仁慈的[３],但也显示祖先

通常是危险的源头[４].既有研究主要将祖先形象的差异置于汉人社会的运作逻辑中来理解[５],从而

忽视社会结构变迁对祖先观念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对传统乡村人文景观产生深远的影

响[６],传统民居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受到多重挑战,民众的文化观念也在变化.本文案例展示了

一个因家庭空间重构导致祖先观念变化的现象.那么,社会变迁导致家的空间重构如何影响当地居

民的祖先观念? 祖先观念又如何参与进家的空间重构过程中? 基于粤西香火屋变迁的田野资料,本
文尝试探讨家屋空间与祖先观念的相互建构关系.



　　一、家屋空间、空间规范与祖先观念

　　１．汉人祖先形象的差异及解释

早期人类学家在祖先是善抑或恶的问题上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以许烺光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认

为中国人的祖先仁慈而不会加害子孙,甚至有时还会为子孙向神灵求情[３];而以EmliyAhern为代表

的一派则认为祖先的行为很无常,子孙触怒祖先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４].两端之间,则主张祖先一般

是仁慈的,但在某种条件下也会致祸或惩罚子孙[７Ｇ８].李亦园认为祖先形象的差异,是在不同条件下

对亲族关系①(亲子关系、世系关系和权力关系)不同程度的表达与强调的结果[５].
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一项社会行为或文化价值时,旨在对这一社会有全貌性深层结构式的掌

握[９].李亦园的分析不仅弥合了经验材料间的冲突,也揭示了汉人社会的深层文化结构和运作逻

辑[１０].但结构主义在寻找稳定社会文化结构的同时,忽视了有意识的个体与社会文化过程的关联

性,也不顾重大事件对文化结构的影响[１１].在本文案例中,粤西民众祖先观念的变化就表现为社会

变迁背景下家庭空间重构的结果.

２．家的空间文化性及空间规范

家屋是人类学的传统议题之一.人类学家普遍认同家屋的空间布局是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在

许多社会里,家屋的建造遵循特定的空间规范.这些规范来源于自然环境、习俗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因

素,由此不同的自然文化区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居[１２Ｇ１３].人类学者擅长揭示家屋空间及其规范隐

藏的文化符码[１４Ｇ１６].如不少研究指出,某些家屋的空间布局和生命历程的规划设计本质上是对身体

的隐喻[１７Ｇ１９];家屋的空间陈设是培育人观的重要操练所,个体从中习得社会角色、规范及道德[２０Ｇ２２];
家屋的空间布局还呈现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亲属关系乃至与外部的社会关系等[２３Ｇ２５].不过,这些

研究基本还是遵循结构主义人类学的视角,比较忽视家屋空间与文化的变迁.
近年来,文化地理学更加关注社会变迁背景下地景与文化的相互作用,微观领域的“家空间”也开

始受到重视[２６].丁传标等探讨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家庭空间重构的动因,及空间变迁导致人神关

系、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重构[２７].郑诗琳等发现云南傣族旅游开发过程中,游客对家的消费和居

民对家的营造共同推进了家的空间重构[２８].郭文等对旅游背景下竹地摩梭人家庭空间的多维生产

与身份认同的问题进行了研究[２９].总的来说,虽然文化地理学在挖掘家屋空间的深层文化意义上稍

显不足,但将家的空间重构放置在宏观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理解,为本文提供了新的视角[３０].

３．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

图１　空间格局Ｇ空间规范Ｇ祖先观念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祖先崇拜是最重要的信仰观念,已有不

少文献指出祖先在神圣堂屋或家屋中的地位和意义[３１Ｇ３３].本文

旨在探讨社会变迁背景下,家屋空间和祖先观念的动态变迁关

系.首先,家屋是一种空间形态,也是祖先崇拜的物质载体,变迁

的家屋展示了不同形态的空间格局.其次,家屋的空间格局遵循

一定的空间规范,而这些空间规范表征着当地居民的祖先观念.
在空间资源约束下,新家的空间布局是居民对空间资源和空间规

范/祖先观念反复权衡的结果;而如果重构的家屋空间挑战和改变了旧有的空间规范,那么随着新空

间规范的形成,民众的祖先观念也随之被重塑.因此,本文尝试探讨社会变迁导致家的空间重构如何

受既有空间规范和祖先观念的影响;新的家屋空间又如何塑造、强化新的空间规范及祖先观念

(见图１).
本文的田野调查地点位于广东粤西石村.历史上,粤西为福建闽人移民区域[３４],至今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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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祖先表现为对子孙的支持、疼爱和保护,则体现为对亲子关系原则的遵从;而当子孙疏忽冒犯祖先时,祖先就会惩罚子孙,促使

他们补偿或改过,是为对世系关系的强调;权力关系则表现为亲族内部权力的运用、竞争、对抗与拼合,如祖先为了调停家族成员

的纷争,帮助家族成员惩罚其他家族成员.



仍比较发达[３５].在宗族村落里,祖先崇拜既是宗族祭祀的核心,也是当地最为重要的信仰形式[３６].
石村是典型的单姓宗族村落,村民家谱都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共同开基祖先.村庄户籍人口６６３９
人,常住户籍人口２７１６余人(因近年越来越多的村民迁往城市生活).石村临近市区,经济条件较好,
受城市化的影响,该村住宅形式正从传统民居向现代楼房过渡.不同时期的民居建筑错落有致的分

布在村庄之内,这也为研究当地家屋空间与祖先观念的变迁提供了条件.通过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

观察法,本文访谈了２１户民居,依据空间特征将香火屋归纳为三种主要类型:厅堂香火屋、独立香火

屋和祖先龛.

　　二、厅堂香火屋:“亦善亦恶”的祖先形象

图２　传统民居的空间布局与厅堂香火屋

　　粤西地区的传统民居多为三合院、四合院或回形布

局,以砖、石、木结构为主的单层房屋.每个院落至少有

正房三间:中间为厅堂,两侧偏房用作生活起居室.规

模稍大的家庭在院落两侧建有厢房,用作卧室、厨房、杂
物房或浴室.雷州地区为热带气候,终年高温多雨,传
统的民居多以尖顶瓦房结构为主,尖顶高四、五米,有利

于排水和隔热[３７].
当地人视供奉祖先的住宅为祖屋,厅堂为供奉祖先

的神圣空间.厅堂中央倚墙安置一条供奉祖先牌位的

长桌,祖先面前有一方用于放置祭品的八仙桌,侧边靠

墙通常放置香烛鞭炮等仪式用品.祖屋厅堂是举行家祭的仪式场所,传统家庭需每日早晚给祖先上

香,每逢初一、十五、祖先的生忌日以及重要的传统节日要用肉食蔬果祭祀祖先,以求祖先的保佑.一

些空间紧缺的家庭也会利用厅堂角落放置一些工具杂物,但绝不能阻碍祖先.除此之外,厅堂甚少用

于其他日常活动.会客通常在院内或侧边的厢房进行,老人也不介意在卧室招待宾客,只是厅堂作为

传统家庭的禁地,外人绝不能轻易进入.因为在汉人观念中,自家祖先为他人的鬼,祖先绝无义务善

待他人[３８].当地人自然懂这个道理,到朋友家做客时也默契地遵守这一原则.对自家人而言,如无

特殊事项,也不能够随便进出厅堂.进入厅堂时需要毕恭毕敬、脚步轻盈,切不可胡闹喧哗,生怕打扰

祖先的清净.因此,在多数的时间,厅堂的门都处于关闭状态,与日常生活相区隔(见图２).
在传统祖屋的空间布局上,居民与祖先维持着既“亲近”又“区隔”的平衡,这种空间安排反映了当

地人观念中“亦神亦鬼”的祖先形象.“亲近”即祖先接近子孙的日常生活.祖先“坐正”祖屋厅堂、子
孙围绕祖先而住,这种向心围合、厅堂居中的空间构成体现了宗法制“居中为尊”的思想,表达了当地

人对祖先的崇高敬意[３９].这种敬意来自人们相信祖先以灵魂的形式存在,并以看不见的方式保佑家

庭的幸福和兴旺.事实上,后人倾向于将获得的幸福和功绩看作是祖先功业的延续、祖先荫蔽的结

果[４０].因此,“慈爱”和“良善”的祖先犹如神明般的形象,民众以“家神”称呼之.

人过世后要回到香火屋成为家神,就是说你的灵魂可以有归宿了每个月初一十五,
我都会回老宅上香.一是祈求先人安息;二保佑后代子孙平安,升官发财是后话.现在的人

经济条件好了,为什么现在经济条件好了,可能是我先人积的荫德导致的,是这样解释了,所
以就再砸入一些钱,他就会觉得心里舒服(被访人:LBF).

然而,独立安置祖先、不能轻易打扰祖先的规矩,营造出祖先空间与生活空间的隔离状态,又表达

了居民对祖先的畏惧.正如很多人类学家所言,祖先虽然爱护自己的子孙,但祖先也会惩罚子孙的冒

犯行为.首先,人们通常将日常生活中的霉运归结为不祭祀祖先、错误的祭祀仪式或未完成世系延续

等事件上.其次,日常生活中很多琐事会冒犯祖先,如不经意的言语、日常生活的随便穿着、用不洁净

的手触碰祖先等.此外,有时祖先的行为是难以捉摸的,会无端伤害子孙.有这样一件事例:石村 W
青年生性好动,喜欢和社会青年厮混,并吸食白粉,几次进入监狱后仍然不学好.父母见其屡教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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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毫无办法,只能去求问神婆.神婆告知乃其旁支祖先生性不太安稳,喜欢闹事,于是骚扰了自家子

孙.无论是不知规矩,日常生活中的无意冒犯,还是祖先行为的不确定性都加深了居民对祖先的恐惧

感.因此,将祖先区隔于日常生活之外能够降低冒犯祖先的风险,有助于缓解人们对祖先的畏惧感.

人死了就是鬼咯,如果你不用一个房间将它隔离起来,难道你晚上睡觉不怕吗? 小时候

生活条件差,家里人多没地方睡,只能睡厅堂,晚上我在厅堂睡就害怕,不知祖先会不会搞

事,但是我在宗祠里睡就不怕,因为宗祠里都是神,我们村里的神.(被访者:LGC)

总之,在传统祖屋里,人与祖先保持着既“亲近”又“区隔”的空间格局.这种格局与人们观念中

“亦善亦恶”的祖先形象相对应.“亲近”反映了居民观念中慈爱的、如神明般保佑子孙的祖先形象,而
“区隔”则露显出观念中严厉的、如鬼魂般危害家庭的祖先形象.由于历史原因,本文无法确定是传统

祖屋的空间格局受祖先观念的影响,抑或相反,只能说明这一时期两者存在对应关系.但可见,社会

变迁背景下,家的空间重构受到祖先观念的影响;而居民的祖先观念也随新的空间形态适时调整.

　　三、独立香火屋:空间区隔与“严苛”的祖先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得益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临近港口石化工业的带动下,石村村民逐

渐从渔农业向工业、小商业、城市服务业转型.随着生活水平提升,新式楼房成为经济财富及现代生

活方式的象征,人们的居住空间逐渐从传统民居向现代楼房转变.由于现代楼房的空间结构与传统

民居不同,民众需要重新盘算祖先的安置问题,独立香火屋是空间约束相对不紧缺及传统祖先观念双

重影响下的新选择,而独立香火屋格局下日常空间与祖先空间的区隔也重塑了居民的祖先观念.

１．祖先观念对重构香火屋的影响

图３　楼房的空间布局与独立香火屋

独立香火屋有两种形式.一是居民在他处新建楼房,但
仍将祖先安置于旧祖屋.这种情况下,很多旧祖屋因缺乏日

常维修而逐渐破损,最后人们仅在原地修建一座小香火屋来

安置祖先.二是宅基地相对短缺的家庭只能拆除祖屋后建

新楼房,但同时在庭院角落修建一座小香火屋安置祖先.独

立香火屋仍采用传统民居的样式.尽管一些讲究“吉利”的
家庭尽可能按照传统规矩建造香火屋,如屋顶的“瓦路”必须

为单数;香火屋门口左右上方各留一块四方形的通风口等.
但与传统祖屋的厅堂相比,小香火屋通常仅为一间六、七平

方米大的房间,房屋高度也与传统祖屋相距甚远,以至有些

大型家庭祭祀仪式需要在外面庭院进行(见图３).
居民认为设置独立香火屋是既有条件下的最优方案.在传统民居时代,人们仅强调祖先需要“坐

正”“清净、洁净”的规范,但随着新式楼房的出现,祖先不能被“跨(压)”的规范被强调.实际上,这些

规范禁忌源于人们对祖先的想象,通过设身处地为祖先着想,从而建构了认为会冒犯祖先的行为.在

中国人的观念里,胯下是肮脏和卑微的,将人置于胯下是对其最大的侮辱.倘若将祖先搬进楼房内,
那楼上的人必然会“跨(压)祖先”,这不利于日后家庭的安稳.另外,有民众讨论能否将祖先安置在楼

房顶层,这便不存在“跨(压)祖先”的问题了.不过,一旦考虑到香火屋的功能,就不能这么处理.因

为香火屋是举行葬礼的地方,当地人临死前要回到香火屋,因此亡者也通常从香火屋出殡.如果将香

火屋设在楼顶,操作上很难将棺材从楼梯运上顶楼,死者不能从容的入棺,这不仅是死人也是生人的

遗憾.
因此,虽然独立香火屋违背了“亲近”祖先、祖先“坐正”的传统规范要求,但两害相权取其轻,当地

居民表示“不跨压祖先”是更为重要的空间规范,在楼房外设置独立香火屋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２．空间区隔强化“严苛”的祖先形象

通过将祖先排除在家庭生活之外,独立香火屋营造了日常空间与祖先空间的区隔.这一方面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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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人与祖先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家的空间重构要求居民调整、改变和创新传统规范以作为新空

间的合法化解释.在这过程中,居民的祖先观念也被重塑.
首先,祖先的神圣地位被削弱.在新的家庭空间里,祖先不再安置在家庭的核心位置.它们要么

被排除在新家之外,要么被安置在不占空间的院落.这无疑违背了祖先“坐正”的传统规范,空间的易

位也表明了祖先地位的转变.当地居民表示,无论是土地面积约束还是土地的合理规划,都无法将香

火屋修建于庭院中位,但是他们尽可能将小香火屋修建在左边院落,因为传统观念“以左为大”,籍此

表示对祖先的尊重.由此,祖先“坐正”的规范也向祖先“坐大”转变.自日常空间与祖先空间相区隔,
人们祭祀祖先的次数也逐渐减少.虽然居民逢年过节仍回老旧祖屋祭拜祖先,但很多已经不再遵守

初一、十五祭拜祖先的规则,更不可能按传统每日早晚给祖先上香.
其次,“良善”的祖先被“严苛”的祖先替代.随着祭拜祖先次数的减少,那种伺候祖先、事死如生

所缔造出的人与祖先的亲密关系便被削弱了.进楼的居民认为“不必和祖先居住在一起,不管祖先在

哪里,只要回去祭拜祖先就行”.同时,“严苛”的祖先形象被强调.由于新的空间格局一定程度上违

背了传统的空间规范,对违背规则的担忧成为萦绕于人们心中的梗.另外,空间区隔导致祭拜祖先的

成本增高,居于村外的村民至少得腾出半天时间祭拜祖先.人们在祭拜祖先上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

空间,因为不履行祭祀责任可能会面临祖先的惩罚.迫于这些压力,祭祀祖先便从传统的积极求保佑

变成了消极避灾的仪式.这些都强化了祖先是严苛执法者的形象.

祖公总要有人拜,从前在老屋(祖屋)住的时候,老父每天早晚都要点香,我们搬出去住

后,不可以每天点香了,就做老斋时候才回来,你不拜也不得,老斋不做祖公不欢喜,对

家庭不好.(被访者:LBF)

此外,将祖先视为“鬼”是将祖先空间和日常空间相区隔的合理化解释.在访问民众为何不遵循

旧制,将祖先安置在楼房内时.居民除了给出一些具体规范上的解释外———即独立香火屋比较好地

遵循了一些重要的传统规范———他们的一个重要想法是:祖先为逝去的先人,其灵魂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可能会侵扰人的日常生活,将祖先安置在新楼房内会令人有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如此一来不如

将其安置在老祖屋或小香火屋内,祖先与人互不干扰.进一步的,当祖先的严苛形象不断加强,而作

为家庭保护神的观念逐渐削弱,人们倾向于相信祖先是阴间的亡魂,会威胁人的日常生活,从而增强

祖先需与日常生活相区隔的信心.

我觉得这些东西(祖先牌位)还是不要放在家里比较好,放这些东西总觉得怪怪的,心里

不舒服,不如将它们放在香火屋里,这样家里也比较干净,你去别人家看到神主牌竖在那里,
心里也会害怕.(被访者:LAY)

独立香火屋是当地人在土地空间资源与传统祖先观念间权衡的结果.新的香火屋满足了部分传

统要求,但也造成人的日常生活与祖先相互分离.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亲近”“坐正”的观念被取代,
“良善”的祖先形象逐渐弱化;相反,“严苛”的祖先形象得以强化.

　　四、祖先龛:开放空间与“亲近”的祖先

　　随着村庄人口增长及土地资源进一步紧缺,村民尽可能地利用土地建房,拥有庭院也成了奢侈的

享受.由于缺乏可用地,将祖先请进楼房成了唯一的选择.在这种空间格局中,祖先与人的日常生活

密切互动,居民开始强调祖先“亲近”“良善”的形象.

１．祖先进楼:空间约束下的选择

那些土地十分有限、不能腾挪多余空间建造独立香火屋的家庭,只能将祖先搬进居住的楼房.现

代楼房以客厅为中心,卧室、厨卫等房间围绕客厅分布.客厅是开放的家庭空间,家庭成员娱乐消遣、
会客吃饭都在客厅进行.在楼房的空间设计中,难以设计一个用作祖先香火屋的独立空间,因此只能

将祖先安置在开放的客厅中,用祖先龛安置之.楼房内的祖宗龛通常为木质的小阁,有些家庭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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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楼房内部空间布局与祖先龛

龛非常简洁,只在墙上水平安置一块长方形的木板,将
祖先灵位、香炉、烛台等仪式用具放置在上面.为了减

少明火可能带来的危险,传统的烛台和煤油灯被电子灯

替代.现代楼房内的木质祖先牌位也越来越少,一是许

多家庭的祖先牌位在“文革”期间烧毁;二是供奉祖先的

空间有限,现代家庭逐渐用合写的方式,将历代祖先写

在一面镜子上,以替代多个祖先牌位(见图４).
安置祖先龛时,当地居民仍需请风水师看方位、时

辰,以确保祖先“坐正”,并请道士主持安置祖先灵位的

仪式.但保守民众认为,将祖先香火屋安置在楼房内违背了传统的规则,这种不合适的做法会招致

祖先的惩罚,对家庭产生不利的影响.如开放的客厅空间不能保证祖先享有独立、清净的空间.
人们在客厅看电视、打牌、吃饭、聊天甚至喧哗打闹,都不可避免会打扰祖先的清净;炎热的夏天

穿着裸露的衣服、经期妇女在家中走动会被祖先认为是不洁的行为;现代楼房都是多层结构,祖
先不可避免会被高楼层的人“跨压”,长久必然对家庭的运势有害.

居民需要面对这些说辞造成的心理挑战.通过不同的策略,居民修改传统空间规范,进而跨越这

些心理障碍.(１)通过对现实操作的再解读,拓宽传统规范的包容性.如在直面高楼会“跨(压)祖先”
的规范禁忌时,居民们将楼房解读为楼层代表了不同的空间态,因此隔层后便不存在“跨(压)祖先”的
问题;也有居民从数字大小寻找合法性,认为“一生二、二生四,所以一楼最大,祖先就应该坐落在最大

的地方”.(２)折衷满足传统规范的要求.如有些居民表示,将祖先龛对应的上方楼层的那块小区

域围起来,就能避免居民走动时“跨压祖先”,而楼上其他空间仍能使用.(３)通过模仿和借鉴他

人的做法为自己提供合法性.新进楼房的民众总是比较谨慎的,经由观察他人的做法,并且认

定这种做法不会引起不良的后果,这有利于增强空间变动的信心.(４)通过询问神婆、掷杯茭的

方式企图揣摩祖先的意愿,从而将决定权交给祖先.当询问神婆或掷杯茭的结果表示祖先同意

新的空间安置方式,居民自然十分欢喜,认为度过了最为纠结的处境;不过,一旦出现了相反的

结果,就要通过安抚祖先等措施来补救等.总之,空间约束和传统规范形成冲突时,居民会自我

形成一些合理化解释的说辞,从而跨越空间与规范的矛盾.在这过程中,新的规范便被创造.
尽管细究这些说辞会发现有相互矛盾和仍待解释的地方,但民间解释正是如此,我们只需认清

这些说辞就是居民行为的意义便可.
２．空间约束重构“良善”的祖先形象

将祖先带回日常生活空间是居民应对土地资源约束的方式,伴随这种安置形式的出现,居民也从

“畏惧”祖先向“亲近”祖先转变.设置祖先龛的居民承认祖先进楼实属无奈之举,如果有更多的土地,
他们也愿意建造独立香火屋来祭祀祖先.但与保守的民众明显不同,这些居民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来看待祖先对家庭生活的影响.首先,这些居民不再认为祖先需要独立的空间,并因为日常活动的打

扰而惩罚子孙.相反,他们认为祖先也喜欢热闹,希望子孙能够陪伴在身旁,而不是被孤独地抛弃在独

立香火屋内.通过这种解释,居民不仅乐意与祖先居住在一起,而且和祖先一起居住变成了新的规范.

以前的香火屋就是没事就把门关起来.现在(和祖先)住在一起,平常也在这里看电视

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家人,怕什么对吧,又不是载着其他东西单做一个香火屋的话,父母

去世之后就把他们放进去,把门关起来了,他们也觉得寂寞,现在住在一起就感觉挺热闹的.
(被访者:YG)

其次,祖先是家庭的保护神.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祖先是逝去的亲人.虽然祖先关心子孙的福

利,但魂灵始终是阴森的,祖先会因为自己的福利作祟于子孙.因此,子孙既崇敬祖先,也对祖先感到

惴惴不安,这是为什么人们倾向于保持日常生活与祖先的界限.但现代楼房的空间格局迫使日常生

活与祖先亲密接触后,居民便不再将祖先视为“家鬼”,因为这会对居民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谁也

不能和侵害生活的鬼魂居住在一起.在善与恶之间,居民倾向于认为祖先是“良善”的,是家庭的保护

神,因此祖先对子孙不敬的行为相当宽容,不仅不会作祟于子孙,更不会无端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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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发展祖屋也没有了,到时候就像深圳、珠海,只在房间里放个神牌,一起在里面住就

可以了,香火这东西什么时候都要有,都不能扔了,现在外面工作的,就不能每个月回去拜

它,那就把家神也带过来,就是人去哪就跟去哪.(被访者:HB)

第三,祖先是与时俱进的,理解现代生活的变迁.居民认为楼房是现代社会发展必然的趋势,未
来不可能完全保持传统的祖屋形态,因此变通是必要的.他们认为祖先也能够理解这种变通,而不是

因循守旧.在新的环境里,祖先会保佑子孙更好地适应生活,而不是惩罚子孙违背规则.

社会发展以后都是这样了,哪有地给你建香火屋,每块地都是钱,祖先肯定也能理解这

样的变化,你说现在你没有地,没有房屋,那你的子孙也要在里面住咯,就是这样说对吧.
(被访者:ZMG)

由于空间资源限制,祖先又回到了人们的居住空间.祖先不再享有一个私密且明晰的空间,而与

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密切接触.民众看待祖先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祖先会致祸于子孙的形象被淡

化;相反,祖先是家庭的保护神、祖先喜欢热闹的日常生活、祖先宽容的对待子孙的冒犯行为等观念得

以强化.

　　五、结论与讨论

　　祖先是永远保佑子孙抑或也会致祸于子孙? 人类学家认为应当放在汉人的亲族结构中理解.本

文案例则展示了一个因为空间变迁导致祖先观念变化的故事.在粤西的案例中,“亲近”且“区隔”的
传统祖屋,其空间布局反映了居民观念中“亦善亦恶”的祖先形象.随着社会变迁和生活条件的改善,
祖先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退出,这种区隔弱化了祖先与人的“亲近”关系,同时强化了祖先“严苛”“危
险”的观念.当土地资源更加的紧缺,居民被迫将祖先与日常生活并置,祖先“危险”的观念逐渐被淡

化,相反与祖先的亲近关系得以重塑.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陷,本文无法说明传统祖屋的空间格局与祖先观念间的关系如何形成,只能说

明两者存在相互对应关系.但得益于当前的田野资料,本文便能探讨家屋的空间重构如何影响当地

人的祖先观念,以及祖先观念如何影响家庭的空间重构,并讨论两者的动态变迁过程.通过建立“空
间格局Ｇ空间规范Ｇ祖先观念”之间的关系,本文尝试做出解释:(１)家屋空间遵循特定的空间规范,而
空间规范反映了当地人的祖先观念.(２)家的空间重构是居民对具体空间资源和传统空间规范/祖先

观念协商调适的结果.当家的空间重构与传统规范形成冲突时,居民通过对传统规范的再解释、折衷

满足、甚至直接抛弃等方式,适时创造出新的空间规范并赋予解释.(３)由于空间规范是人们基于祖

先想象的产物,当家的空间重构导致居民对于规范的重新解释,也就同时牵动了祖先观念的转变.随

着日常空间与祖先空间相区隔,规范从“亲近”祖先向“远离”祖先变化,居民自然而然地强化了祖先

“严苛”的形象;而当空间资源约束变大,“亲近”祖先变成唯一的选择,居民将规范重新解释为“祖先要

热闹”“祖先不怕跨压”等时,一个“良善”的祖先便被重塑.
空间结构与其表征的文化观念曾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热点,但在当前中国社会急速变迁的背景

下,将空间与观念视为某一社会结构下的相互映衬,不能解释传统村落的人文景观和文化观念在与现

代性的对抗中消逝、转变或适应过程[４１].基于粤西香火屋的田野资料,本文讨论了家屋空间与祖先

观念的相互建构关系.这个故事说明了中国民间信仰在应对急速的社会变迁时具有高度的弹性和适

应性,或许这也是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没走向衰落,反而日益繁荣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变迁中,文化观念的变迁必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祖先观念的变迁可能

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不能认为家屋空间是导致祖先观念变迁的唯一因素.如田野调

研还发现,当地人的神灵观念和祭品的食性①存在关联.神、鬼和祖先分别赋予了当地人关于祭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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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独特体验,而祭品食性的转变同时也和当地人的神灵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祖先观念与地方社

会的互动关系是复杂的,本研究只揭示了当中一个侧面,要在更加综合的层面上讨论两者的关系还需

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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